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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王哥
庄会场社区卫生
室是该区历史最
久的村卫生室，
可以追溯到上世
纪70年代。现在，
59岁的陈桂英和
她 的 侄 子 刘 智
慧，共同经营这
间卫生室。老乡
医陈桂英经历了
乡医从吃大锅饭
到自谋生计，再
到纳入政府一体
化管理的各个阶
段。而80后乡医
刘智慧的加入，
让卫生室更具活
力。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林 吕璐

1970年：背起木药箱当“赤脚医生”

“还有一年我就退
休了，现在每天忙一阵
就抽空出去溜达溜达，
这里都交给年轻人了。”
记者在卫生室见到陈桂
英时，她正忙着把手写
的药方交给80后乡医也
是她的侄子刘智慧用电
脑开药。

1970年，只有17岁的
陈桂英觉得学医是一件
神圣的事，从没接触过
医学的她在王哥庄中心

卫 生 院 接 受 了 乡 医 培
训。陈桂英对当年的学
习内容记忆犹新：大部
分时间学习针灸，其余
时间辨识草药，到村周
围的大山里摘草药。

半 年 的 学 习 结 束
后，根据生产队的要求，
陈桂英和其他三名同期
学员在会场社区建起了
卫生室，总共两间屋子20

多平方米，一个橱子、一
个床、一个桌子、一个血

压计、一个听诊器，再就
什么都没有了。四个“赤
脚医生”也没有什么分
工，谁有空谁就出诊，给
东村、西村、北随村等自
然 村 的 村 民 看 病 挣 工
分。陈桂英还找到村北
头的木匠打制了一个木
药箱，特意刷上红油漆，

“药箱就宣示自己从医
了。”陈桂英说。

虽然有了卫生室，
但陈桂英大部分时间背

着药箱在大山里行走。
虽然有一辆自行车，但
山路崎岖，她只能步行
去村民家中。北随村离卫
生室最远，那里的村民生
病时，陈桂英要走两里多
的山路才能过去，很多山
上的路都是她一步一步
摸索出来的。25岁时，陈桂
英生完孩子，刚出了月子
就把孩子丢给家人，继
续奔走在给村民看病的
山路上。

1984年：自力更生，独力经营卫生室

1984年，王哥庄开始
搞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公办的村卫生室也宣告
结束，陈桂英和其他三名
村医只能自力更生。陈桂
英腾出自家房子中的一
间作为卫生室，仍然沿用

“会场社区卫生室”的名
称。有意思的是，其他三
名村医也舍不得这个名
字，分别给自己经营的三
家卫生室起名“会场社区
卫生室A”、“会场社区卫

生室B”和“会场社区卫生
室C”，村民各自找信得过
的医生看病。原会场社区
卫生室的老房子，现在还
在村头闲置着，陈桂英没
事儿就去附近转转。

自负盈亏以后，除了
继续背着药箱到处给村
民看病，程桂英还得自己
购进药品。“当时村民得
的病主要是感冒、发烧、
拉肚子。”陈桂英说，当时
进的药主要是治这些病

的，有需要的时候她就骑
着自行车去城里进药。

由于陈桂英的服务
态度好，很多村民家里
生孩子的时候也喊陈桂
英。看到接生的需求越
来越多，陈桂英1987年到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学
习了接生。村民对陈桂
英 接 生 的 好 手 艺 一 传
十、十传百，邻村谁家生
孩子也过来找陈桂英。

“不过在没有设备和保

险措施的年代，人工接
生非常危险，现在想起
来都感到后怕。”陈桂
英说，好在她接生的10

年 间 ， 没 有 出 现 过 事
故。1997年，乡村医生
不再被允许接生，同年
她家里盖起了楼房，陈
桂英将卫生室搬到了新
楼房内。1988年，陈桂
英按要求去李沧区卫校
进修，取得了中专水平
证书。

2005年：卫生室来了年轻的80后乡医

刘智慧是土生土长
的王哥庄人，小时候的
他经常去婶婶陈桂英的
卫生室里玩，看婶婶看

病成了他童年挥之不去
的记忆。考大学报专业
时，刘智慧听取了婶婶
的意见从医，在莱阳中

医药学院学习中西医。
2003年毕业后，刘智

慧先后在青岛市第八人
民医院和第五人民医院
进修。“当时医学专业毕
业的学生都想着留在大
医院，我也不例外。”刘
智慧说，看到大医院竞
争激烈，再加上婶婶一
直希望他回去接班给乡
里乡亲服务，再三考虑
下，他回到了会场社区
卫生室，当了一名乡村
医生。

从大医院到乡村卫
生室，刘智慧心理落差
很大，让他最不适应的
就 是 乡 医 工 作 的 不 定
时。“现在是24小时待命，
完全不是大医院医生准
点上下班的工作方式。”
刘智慧说，他加入乡医

队 伍 以 后 就 没 了 节 假
日，好在他现在很少像
上一代乡医那样翻山越
岭去村民家里治病。作
为卫生室里的年轻人，
刘智慧经常值夜班，有
时一晚上出诊多次，一
直忙到天亮也捞不着休
息。

现在的会场社区卫
生室总共有三个人，忙
起来的时候，刘智慧既
要当医生又要当护士，
开处方、打吊瓶、拿药的
活都得干。卫生室有了
接班人以后，陈桂英基
本 不 出 门 给 村 民 看 病
了，用了几十年的木药
箱也已经外表斑驳，陈
桂英把药箱送给了村里
的幼儿园，用来存放一
些急救药品。

2011年：

老乡医

学起了计算机

2011年，推行村卫生室一体
化管理后，陈桂英和她的卫生室
纳入到政府的管理之中。卫生室
的办公环境及药品使用、乡医的
待遇等在这次变革中发生了彻底
改变。现在陈桂英所在的会前社
区卫生室，诊断室、治疗室、观
察室、药房独立分开，过去乡医
摆个橱子放点药就称作卫生室的
情况被杜绝。新卫生室由区、村
两级财政拨款建设，面积达到了
8 0平方米。卫生室内空调、电
视、小型检查设备齐全。

村里的乡医队伍被整合起
来，刘智慧和陈桂英所在的会场
社区共1700多人，按村子居住人
口1000人配两名乡医的比例，原
来在会场社区开卫生室的三名年
轻乡医，被分配到了其他村。年
纪最大、活动不便的陈桂英被安
排留在本村为村民服务。

对于陈桂英来说，卫生室一
体化给她带来的最新鲜的事物就
是电脑。今年5月，会场社区卫
生室配备了卫生室信息化系统，
乡医开处方、结账都要在电脑上
进行。陈桂英在去年年底参加了
两次区卫生局针对老乡医的电脑
培训，用电脑打个处方开个药没
有问题，但还是不会上网。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民覆盖
村卫生室后，陈桂英更多的时
间用在整理药房，不用像从前
那样去城里进药。“从前就怕药
品出问题，现在药品的质量自
己一点不担心。”陈桂英说，现
在政府给每名乡医都投了医疗
事故责任险，自己开的处方每
个月都要接受王哥庄中心卫生
院的检查。

按照崂山区的规定，卫生室
加入一体化管理以后，达到60岁
的女乡医和达到65岁的男乡医都
要退休。还有一年就退休的陈桂
英，最欣喜的就是看到她经营了
一辈子的乡医事业有了继承人。
根据目前的政策，陈桂英这样的
老乡医退休以后没有退休金。
“退休退不起，什么都没有。”
陈桂英说，希望侄子刘智慧的乡
医从业路上，政府的各项保障措
施能够越来越完善。

老乡医陈桂英与侄子刘智慧：

两代卫生室掌门人
见证乡医命运变迁

刘智慧在记录药方。

陈桂英在药房整理药品。

刘智慧打印好电子处方递给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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